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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不太会让人心

情愉快的早晨，天空有些阴
暗，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沉闷

的因子，有一些山雨欲来的

味道。

我两手紧紧地抓着车子
的边框，身子随着车身的颠

簸而上下跳动着，胃里的半
瓢酸水几乎都要漾出来了。

金秋十月浓郁的桂花香，完

全中和不了我鼻子里的那股
酸味儿。

我一边注意维持着身
体平衡，一边咒骂着老福。

这个天杀的老福，不知道究

竟是吃错了什么药，放着好

好的公交车不坐，还不让我
打车，非要安排个人力三轮

车来接我。

这车把式一头枯黄的头

发，干瘪的脸庞，唯独一双眼
睛分外精神，目光如炬地直

视着前方。青筋暴露的手稳
稳地操控着车龙头，穿梭在

城市的迷宫里。

不多久车就驶出了市

区，周围也渐渐安静了下来。

我本来以为已经到地方了，

可是一转眼，那车却一转弯，

驶进了路边的密林里。越往

前行，道路越来越崎岖不平，

人力车颠簸得更加厉害了。

就在我感到骨头快要散架的

时候，“吱”地一声，车急停，

目的地到了。随着惯性的推

力，我一个趔趄差点没直接

给抛了出去。

我正想骂娘呢，下面伸
过来一只手把我扶了下来。

我脚踩到踏实的地面之后，

才看清扶我的人是老福。平
时一直故作高深板着脸的

他，这会儿却乐呵得不得

了，难道是给我狼狈的样子
逗的？

老福也不等我质问，自
顾拄着他的必备道具——— 雨

伞，转身就向右边一片树丛
里走去。我赶紧几步追上，追
问说：“装神弄鬼的，你到底

怎么回事儿？你说的旅游难

道就是来丛林夺宝啊？”

他依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
题，而是径直往前走着，还不

停地用雨伞往两边拨开挡住
路的树枝。

没一会儿，眼前出现了

一大片空地，豁然开朗。空地

中央停着一辆加长的路虎

车。见我们出现，车上马上就

钻下来一个人，还是个老外：

一头褐黄色的头发剪成了海

平陆战型、宽阔的脸庞、蓝眼
睛、高鼻子、厚厚的嘴唇。这

家伙有一米八五以上的身
高，宽宽的肩膀像晾衣架一

样把身上的制服给撑了开

来。他站到我面前的时候，我

仰望着他，立马就感觉到了

一种无形的威慑力，让我不
由得向后退了半步。

老福先向他点了点头，

算是打招呼，然后指着我说：

“这位就是我的搭档，市日报

的首席编辑，石华先生。”

那大个儿在他宽阔的脸上挤
出一丝僵硬的笑容，向我伸
出手，然后操着同样僵硬的

普通话说：“石先生你好，我

是英国联邦政府情报调查局

下属S？H特别调查组的探

员，阿兰？瑞恩。”

我被他名字前面加缀的

那一系列部门弄得有些晕

乎，怯懦地同他握了握手就

赶紧松开了。

“不好意思，因为情况特

殊，所以只能约你们在这里见
面。”说罢，这位瑞恩先生便一
鞠躬，往车的方向摆了个请的

手势。我便尾随着老福钻进了

那辆豪华的加长路虎。

怪不得要在这种地方见
面，这种车开在大街上，准会

引起围观的，办这种秘密调

查的事，确实不方便。就冲着
来接我们的装备和派头，我

就可以断定，这次委托的事

情绝对普通不了。

第一次坐这种豪华车，

我在尾座不停地变换着姿
势。老福则是稳坐在驾驶座
背后的位置上，一手拄着雨

伞，一手夹烟，仰着头看上
方——— 一般老福摆出这个

姿势，就说明他进入思考模

式了。

那个阿兰？瑞恩在右侧

靠窗的位置正襟危坐，露出
浅浅的笑容。他说道：“二位

可以休息一下，这趟旅程非
常漫长。”

经那人力车一路颠簸，

再让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是

有点儿犯困，便在皮质座椅
上躺了下来，竟然很快就睡

着了。

显赫的委托人

这歌声，这二胡声，

飞入天空，落到一个女人

的心上。这个女人不是别

人，就是那个为罗家生了

传宗接代的大少爷，原名

叫孙小芬的女人。她生下
的就是这个大少爷，成为

罗家传宗接代的独根苗。

但是儿子只能管偏房孙

小芬叫姨妈。孙小芬努力

镇定住自己，一步一步地

走上楼去，一上楼口，便

看到一个用凶狠的眼光
盯着楼口的姑娘。

“你叫盼盼吗？”

“你是什么人？”盼盼

没有回答，反问一句。

“我是，我是你的亲
娘呀。”孙小芬双手蒙住
脸，几乎跌倒在地上，哭

了起来。

“走开，我没有娘。”

“叫你的亲爸爸来，

叫铁柱来。”孙小芬哭着
喊。“他们不准爸爸进

来。”“你等着，我去叫他

进来。”孙小芬站起来，走
下楼去。

马弁开了后门，一会

儿就把铁柱请进来了。他

也不管楼上还有一个女

人，径直扑向盼盼，把盼

盼抱住，一边亲她一边叫

了起来：“我的盼盼，我以

为见不到你了。”

“ 爸 爸 ，爸 爸 ，

我……我……”

“我的可怜的盼儿。”

孙小芬见到这样的情景，

也禁不住哭出声来。

铁柱这才转过头，一

看，吓得惊叫起来：“我这

不是做梦吧？”他回头拉

住盼盼，推给孙小芬说：

“盼盼，这就是你的亲娘

呀！她还活着……

盼盼伤心地哭起来：

“我的妈呀……”

孙小芬搂住盼盼，口

里喃喃地念：“盼儿，盼

儿，阿弥陀佛……”

盼盼已经明显地感

到烟毒在她的身上弥漫

开来，她的嘴皮开始发
木，头脑疼得要裂开似

的，她知道她的时间不多

了，她催爸爸和妈妈：“快

走，你们快走。我出不去

了，我快要……”孙小芬
抱着盼盼问：“盼儿，你怎

么啦？”“我不行了。”盼盼

勉强抬起无力的手指一

指桌上。

孙小芬放下盼盼，拿

起茶杯一看，她完全明白

了。她扑向盼盼，抱住她，

问：“盼儿，你怎么寻短见
呀？”

“爸爸，我没有脸见
你，没有脸见大毛哥，不

要管我了。昨晚上，他

们……”

孙小芬完全明白了：

“是这个禽兽，大少爷！他

是我生的呀。”

盼盼颓然倒下，紧闭

着眼，再也说不出话来。

“盼儿……我的盼

儿……”孙小芬无力地

喊，她感到她也活不下
去了。

“啊，我要报仇！”铁

柱毅然站起来，走向楼

口。

“你干什么？”孙小芬
抱起盼盼，问铁柱。

“我要找大少爷算

账。”

“叫他上楼来。”孙小

芬的这一句话，忽然提醒

了铁柱。他轻轻走下楼梯

喊：“大少爷，请上楼来。”

话说得很客气。

大少爷以为事情大
概是由他的姨妈说妥了。

他上得楼来，孙小芬说：

“快来认吧，这是你的亲
姐姐。她是我亲生的，你

也是我亲生的。”

“什么？”大少爷愣

了，“你是想诓我不娶这

个盼盼吧？我说话算数，

我娶定了！”

“你这个乱伦的禽
兽，不认生母，霸奸亲姐

姐，还有理呀？”铁柱抄起
藏在身后的一根木棍，狠

狠朝大少爷头上打去。大
少爷还来不及叫一声，便

倒在地上。

铁柱说：“我们快走
吧。”

孙小芬说：“不，你先
走。你装作没有事，从花

园后门出去。我在这里稳

住，今晚上我再出来。”

铁柱把楼门打开，孙

小芬随着又把楼门关住，

插上栅子。她眼见铁柱平
安地走出后门，才从容地

把盼盼的尸体摆顺，盖上

布单子。她轻轻地走到另

外一间卧室去，从鸦片烟
盒里抠了一砣鸦片，一口

吞了下去。

“阿弥陀佛，我的罪

孽算是赎清了。”

亲仇记(5)

海角天涯，母女相认

17

欢迎提供笔记,写出生活百味。

投稿信箱：qlwbyt@126 .com

雪的记忆
文/张洪欣

做客
文/汪志

我和秀秀从小在一个楼

道里长大，我结婚早，孩子都

三岁了，而秀秀呢才结婚一个

多月，这天，我带着三岁的儿

子去看新婚燕尔的秀秀。

我俩在客厅里亲热的交

谈着，儿子却在一边很顽皮，

一会儿摸这儿，一会儿动那

儿，这不，他又抱着一个大大
的影集跑了过来，指着上面的

一个小孩子的照片问我：“爸

爸，这个小孩子是谁啊？好
丑！”我看了半天照片，笑着

说：“那是秀秀阿姨的弟弟。”

秀秀的丈夫听见了，拿过照片
一看，说：“真的好丑，秀秀，

你弟弟怎么这样啊？幸亏是个

男的，要是个女的，以后谁娶

啊？”秀秀低下头笑笑，便继
续和我聊了起来。

刚说了几句话，忽然听到

“咣当”一声，俩人探头一看，

原来是儿子把茶几上放着的

一套制作精美的卡通杯子给

打碎了，这还了得，我怒火中

烧，抓起儿子在他屁股上就是

几巴掌，秀秀连忙阻拦：“汪

哥，没事的。”秀秀的丈夫也

忙将孩子拉开了：“汪哥，没

事！没事！小孩子么！再说这

种杯子我和秀秀一点都不喜
欢，觉得特难看，特没品位，

本来要扔掉的。这么一打正

好！”我仍旧怒气冲冲的，抓

着儿子的手，连声再见也没

说，就走了。

刚出门，我好像忘记一件
东西没拿，正准备敲门时，听

见屋内“啪啪”两声响，继而

听见秀秀在嚎啕大哭：“你今

天非得把我的脸丢光，那张照

片是我小时侯照的，那套杯子

是咱们结婚时汪哥送的，这两

记耳光让你记牢了。”

关于雪的记忆，在我脑子

里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小雪，

中雪，大雪，暴风雪，数不胜

数。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七十

年代初期的一个寒冬里降落

的一场大雪，至今令我难以忘

怀，仔细品味起来，仍有新鲜
感，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那时候已经过了小年(腊

月二十三日俗称小年)，快过
春节了，大雪不期而至，有条

不紊地下了整整一个夜晚。我
早晨起来一看，漫天皆白，地

上、房上、树上，全都披上了雪
花，露天中的所有一切都变成
了洁白色，好一幅银装素裹的

壮观画面。天还不太亮，各家
各户的有线广播就响了起来，

里面传来了公社干部的清脆
响亮的讲话，要求全体社员积

极行动起来，尽快清除道路上
的积雪，保证来往车辆畅通无
阻。当时的广播声就是命令，

人们顾不得吃早饭，首先把院

子里和街道上的积雪用铁锨
铲起来，堆了一堆又一堆，然

后又用扫帚打扫干净。

吃完早饭后，人们又在村
干部的组织下，清理公路上的

积雪，男女老少齐出动，人多

力量大，用了不到一上午的时

间，就把村与村之间的公路积

雪全部清理完毕。

有一位老人望着灰蒙蒙

的天空，不由自主地说道：

“这场雪还没下完，可能还要

下。”事实果然不出他的所

料，那天下午，鹅毛大雪又开

始不声不响地降落下来，并
伴有轻微的西北风，不时地

让雪花四处飞舞，创造出优

美多姿的奇景，让人目不暇
接。触景生情，那时我的脑中

出现了毛主席的诗词：“风雨

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

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我
觉得那就是为那场雪写的

词。我忽然又想起了现代京
剧的著名唱腔选段：“望飞

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银

装，好一派北国风光。山河壮
丽，万千气象。”我认为，这正

是我眼前情景的真实写照。

当时的境况确实如此。

第二天，雪终于停了。人

们又一次清扫了街道和公路。

那场雪确实太大了，大街小巷
布满了雪堆。在这种情况下，

生产队干部开会研究决定：送

雪上山，干干净净过春节。那

个年代的农业生产，是单一的

以粮为纲，一切为了多打粮。

生产队干部就让社员们把雪
运送到平时浇不上水的山上

麦田里，等雪融化了，就等于

给小麦浇了一次水。于是，小

车推，大车拉，人来车往，送雪
上山，构成了冬季里的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乡亲们忙活了一
整天，终于把街道上和院落里

的积雪全部运送的山间的麦

田里。大家都称赞说，这种做
法一举两得，既清扫了积雪，

又给小麦送去了水分，为来年

丰收打下了基础，真是瑞雪兆

丰年啊！

事情虽然过去了将近四

十年，但那场雪的记忆，仍然

在我脑海中荡漾，让我回味

无穷。

如果不是一连串的急事接踵而来，

我们夫妻也不会如此窘迫——— 居然想
动用孩子的压岁钱，虽说，儿子的存钱
罐带有他设定的密码……

解开密码只是技术上的小问题，关

键是，我们如何向孩子交代？因为我曾

信誓旦旦对他保证过：“放心，父母怎么

会用你的钱？”

我们夫妻站在存钱罐前，犹豫着。

我猜道：“应该有四千多吧？”老公想了

想，补充说：“他大舅后来也给了，应该

有六千多吧。”话音刚落，我已经打开存
钱罐，在数里面新崭崭的钞票了。我说

过，破解儿子的密码只是小菜一碟。

两个月后的一天，书房内传出儿子
惊恐的喊叫：“天哪，我的压岁钱被偷

了！”此时，我们夫妻已平稳度过了经济
危机，可我叮嘱过好几遍了，老公怎么

还没把钱给儿子补上？

狠狠瞪老公一眼后，我进房给儿子
解释，因为某种必要的原因，是我们暂

时挪用了他的钱。“你说过，永远也不会

用我的压岁钱的。”儿子愤怒地看着我

说。我一时语塞，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这时，老公也进来了，他赶紧圆场说：

“确实是我们错了，说吧，我们该怎样补
偿你？”

“第一，把我的钱还回来。”儿子

说。我和老公满意地对视一眼，答道：

“没问题。”

“第二，还要付利息。”儿子想了想
说：“不是存款利息，是你们买房子要还

的那种利息。”我愣了一下，老公也被儿

子的话惊呆了。

“第三，你们私自动用我的钱，如果

还想让我相信你们，还要带我去雪山玩

一次，以前你们也保证过的。”

“第四，给我换一个存钱罐，一个月

我都不用洗碗，……”

我已经彻底懵了。现在孩子的头脑

怎么这样好用？我觉得自己头脑里空空

的，反复回荡着一句话：千万，千万别去

骗孩子！

不要骗孩子
文/徐彩云


